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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臺灣現在已經變成近視眼，只能看近的東西，看不到遠景，
投資方面也不太投資長期的，希望短期就可以回收，未來怎麼樣不知
道，文化也是一樣，炒短線作業，不願意做一個長程的規畫，臺灣最
大問題就在這裡。所以我認為臺灣沒有遠景，國家領導階層對臺灣的
虧欠很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說簡而精，精的問題是一個
很深的學問。那個簡的問題是什麼？就是要杜絕沒有必要的浪費，馬
英九總統不是講說他要歷史留名，我現在可以公開講，我寫一封信給
他，我說你將來要這樣的話，有一點可以做到，就將國家的法令制度
中落伍的全部淘汰掉。將法律規章整個改變，使臺灣適合國際競爭的
體質。

所以精簡的問題，很抱歉我不能給你做一個很專業的回答，因為
臺灣投資的問題跟開發的問題，很多人不願意看得太長，都是短期的。
但是有很多有眼光的事情，就像宇昌案，雖然看的很遠，但這個東西
也被叮得滿頭包。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太容易解決，就是因為不願意看
得遠，看得高瞻遠矚。這個問題在文化上也是一樣，我們不是有很多
國際展覽要找場地但找不到，因為很多好的場地是要四、五年前就訂
下來，但我們的會計制度不容許這樣做，沒有一個完善的配套措施，
很多策展做不出來，沒有預先訂到好的場地就沒有辦法提前規畫，臺
灣也一樣，明年我在北美館開回顧展，那是四年前就已經訂下來的。
這個問題，很抱歉我可能沒有讓你滿意，但是我就只能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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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順令：朱銘老師，還有各位辛苦的貴賓們，從早上坐到現在應該很累，
因為我也是從早上坐到現在，腰有點酸。但是要等待朱老師，我想是
值得的。今天早上聽李欽賢老師演講的「70 年代臺灣的美術產業化」，
其實大家心情應該都滿沉重的。面對 1970 年代，臺灣其政經情勢及特
殊的社會環境，一個藝術家要面臨的挑戰，我想這個外緣的因素，我
們都聽了很多，大家感受都很深刻。這一場，我們就從藝術家本身現
身說法，從內部去看一件作品。我們先暫時忘掉外在的因素，重新回
歸到藝術家跟作品之間的關係。朱銘老師的成就，大家都很清楚，但
他的創作過程當中所面臨的歷程跟挑戰，大家可能就比較不瞭解，這
就要請朱老師向大家說明，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他。

朱 銘：各位貴賓大家午安，大家好！真辛苦，坐整天了！我就說怎
麼會排在最後面，人都跑光光了 ( 臺語 )。真的要連續聽四場，不簡單，
要是我就沒辦法。今天的題目是「藝術即修行」。藝術為什麼要修行？
因為不管你跟哪一位教授學，或者是到哪一國去念，那都是跟你無關，
念到最後還是要想辦法忘掉。所以，學習是一個過程，學習是瞭解別
人而已，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你自己。那麼你在哪裡呢？你就是在你的
內心裡，你是獨一無二，最獨特的，沒有辦法再找第二個跟你一樣的；
你的風格就在你的內心，不是在外面去練習去找就找的到。因此既然
是在你內心的話，這個內心的問題，就沒有人可以教你，也沒有人可
以幫你，一定要自己解決。那些內心的問題要怎麼解決？就是「修行」，
就是要用修行的態度！修行的態度非常的重要，因為你再怎麼學，最
後腦子裡都記別人的，你一動手它就跑出來了。你愈想愈糟糕，愈跑
出來，所以，學到最後這些宗教家叫「雜念」的東西一定要忘掉，不
忘掉的話，就會成為很麻煩、很糟糕的事。你一動筆它就跑出來，你

一動刀它就跑出來，但是這個問題一定要用修行的態度，把你自己呈
現出來，把你自己發揮出來，這才是你的，你才會這樣刻，這就對了。
我有兩個不同的修行與學習例子，讓大家知道一下。

比如說佛陀當時是一位太子，本來可以叫宮廷的大師傅來教他，
可是他不要，他要自己去苦修，苦修到幾度都要死掉了，人家救了好
多次。為什麼要這樣子？你想想看，如果他不這樣的話，他就永遠得
不到佛教精神，這一套東西，如果在宮廷裡面跟人家學的話，永遠就
只是印度教的教徒，你看這個有多重要，修行很重要就在這裡。

還有個例子，我最近看了一部 60 幾年的日本老電影叫「宮本武
藏」。宮本武藏當時的武功已經很高了，有一天有人家向他挑戰，他
說好，約定三年之後決鬥。在這三年之間，對方就去找名師，去研究
這個刀法是怎樣，也去研究關於刀跟功力的關係，但是宮本武藏卻是
相反，他決定封刀。

為什麼面臨強敵反而封刀？他是找死是不是？對方也問他是不是
找死？他就說我這三年都不動刀，以後都不動刀了。他每天到海裡去
抓魚，到山上去種菜，有一段時間也跟和尚在一起，在刻佛像。結果
後來他就悟到了「剛則斷」，柔才是最高級、最重要的。後來三年到
了，宮本武藏要跟人家決鬥，起碼要拿一個東西，總不能徒手對不對？
他就去刻一支木劍，拿這把木劍跟對方見面。一見面，人家對方看到
以後，哇！你今天拿木劍，你死定了。這樣的想法他就已經輸了，為
什麼？輕敵。宮本武藏這個人，他拿的是木劍，面對的是寶劍，要步
步為營，非常的小心，你看這一碰面，兩者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拿劍
的人輕敵已經輸了。所以，高手對高手，差的都是分毫、一點點而已。
因為他輕敵，宮本武藏最後還是用他的寶刀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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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這兩個故事是說明修行的重要性，雕刻與藝術不是限制在技
術或是功力，還有比這更高的目的。所以，一定不要執著在功力、刀
法這一方面，宮本武藏也就是走這一條路，就是要更上一層。如果你
一天到晚都在搞刀法這個問題，那只是一介匹夫而已，輸就輸在這一
點點。

吳順令：朱老師講了兩個例子，對於修行的觀念做了一個分析。剛剛
朱老師也特別提到說，藝術是要修行，不是學習。這個部分是不是可
以請朱老師再多做一點說明，學習對於一個藝術家的重要性，還有應
該注意的地方在哪裡？

朱 銘：一旦要學習，什麼東西可以學習？就是技術才能學習，藝術
是沒辦法學習的，藝術是要自己去修行才有可能，學習來的絕對是技
術。所以，這個修行很多人都說要怎麼修？我經常用我的例子來講，
就是每天做晚課。晚課沒有課本，就是自己想一個題目，然後慢慢想
出答案。今天找不出，明天再繼續找，找到最後，找到自己覺得滿意、
可以了，才會放棄。一直這樣做，做很久，一直累積，這就是修行的
態度。同時也要關注你看到的事物，要是有修行的人，他就可以隨時
隨地修行，可以得到東西。修行不一定要怎麼樣才可以修，隨時隨地
都可以修。如果不懂得修，藏經閣讓你住也沒有用，懂得修才能夠有
所發現。

我舉個例子，當我看到樹木的時候，就想到這個樹是從它還是一
顆種子時就開始茁壯、開始長大。長大之後，它就一步也沒離開過，
不管是颱風還是下大雨，不管是大鳥、小鳥在它頭上築巢、拉大便，
都欣然接受。這種態度可以給修行的人效法，也可以說是另類的慈悲

為懷。又比如我在工作室有一個火爐，這個火爐我冬天每天都在燒火，
燒的時候要先用最細小的柴，慢慢加大柴，最後最大的柴才會點著。
這種過程就像我們的國家、社會的結構，下面是基層上面是領導階層，
從基礎開始，最重要的才夠火力。其次，燒木頭的過程也跟這個有關。
大的木頭著火後，木材間不能靠太近，靠太近火會滅掉，離開太遠，
也會滅掉。由這裡也可以延伸，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不能相處的太密、
太靠近，也不能離太遠，離太遠關係也會滅掉。所以，這個也是一種
生活的體悟。這就是說你看到東西，就有一種反應，為什麼會反應？
我一個朋友他說，奇怪！看樹我從少年看到老，我燒爐也從少年燒到
老，為什麼都沒有感覺？那就是沒有修行的態度，沒有時時地去關注
你所看到的事物，差別就在這裡，這就是修行的態度。

還有一點，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
什麼東西該忘，什麼東西不該忘。比如說，我剛才講過，學幾十年，
學了那麼久，其實那些東西都要想辦法把它忘掉。你想想看你腦袋裡
面，記了一大堆，從小記到現在，記了不知道多少。記了那麼多的東
西，說實在都跟你無關，你學這個都是人家的方式、人家的辦法、人
家的思想，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這些雜念是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忘掉，
如果不忘掉的話，我剛才講過，你一動筆它就跑出來，一動刀它就跑
出來，這是非常麻煩、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忘」是一定要做，
這就是在修行裡面要淡的事情。

每天都要想要思考，畢卡索我很崇拜，馬諦斯我太崇拜了，但滿
腦子都是這些崇拜、這些感動，是沒有用的。你一動刀，它就跑出來
了，這也可以講說是一個障礙，如果沒有忘掉的話，在創造裡面，它
是一個絆腳石，所以要想辦法忘掉這個事情。「忘」是沒辦法忘到乾
淨，要忘到乾淨，就要變白癡才忘得很乾淨。只能「淡忘」。什麼叫


